「統識」教育 by LEE, Ming Wai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Volume 2第二期 (2006) : 身份建構與身份政治 Article 14
11-2006
「統識」教育
Ming Wai LEE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and the Political Theory Commons
This 關鍵詞彙 Key Concept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Recommended Citation
李明慧 (2006)。「統識」教育。文化研究@嶺南，2。檢自: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2/iss1/14/。
「統識」教育 
李明慧 
 
『霸權』一詞容易令人聯想到強者持著特權令弱者得不到公平對待的情形，在本期陳
燕谷的文章帶出『領導權』的譯名，比較佔合現今社會的實況。  Hegemony一字的
出處和演變，有關『霸權』、『領導權』和『統識』的概念，在其他文章已有解說，
本文試圖從『領導』和『統識』的方向，從香港教育中舉出例子。 
 
看電影《中學》末段，澳洲老師與香港老師對香港教育制度問題的討論，澳洲老師
提出有關香港教育制度的問題 (與澳洲差異之處)，包括高中學額不足以及無法推行
小班教學的情形，以下節錄部份內容： 
 
澳：有誰可以告訴我為甚麼……為甚麼升讀中六的學生不足半數？ 
 
港：因為我們的中五有六班，但中六只開三班。而且，這是教育署的政策，不是每
個中五學生都有機會升讀中六。……每班中六只能招收三十個學生，這是教育
署的則例。 
 
澳：……你們怎能夠忍受這種情況？ 
港：為甚麼不能？都是為了錢！一塊錢怎能買兩塊錢的東西？ 
澳：我不同意，若每級減少一班，那樣每級只剩五班…… 
港：嘉莉(澳洲老師的名字)，正如校長以前所說，我們無法從上而下地改變這制度。 
澳：不是沒有辦法，只是我們不願意(說話被打斷)… 
港：我們可以討論，向他們提出意見。……在澳洲，是否每個人從五歲開始都能夠
隨心所慾由幼稚園讀到博士？難道真的沒有任何限制嗎？ 
澳：(在澳洲)所有有志完成中學教育的人都一定能如願以償，但大專就是另一回事。
但從幼稚園起的十三年內，要想升學那是絕無問題的……直到高級程度會考。 
港：那你的國家一定很富有啊！ 
澳：但香港的人均收入比澳洲的高得多…… 
 
港：香港有九年免費教育，你要明白香港的教育制度......有各種各樣的開支。不知道
澳洲的教育經費是否和香港的差不多。……在廿年前，當我還是小學生時，那
時只有30%的小學生能升上中一…… 
 
港：人人都伸手要錢，房署要花錢、公務員、教育署都在要錢。 
澳：若要有美好的將來，你就得投資…… 
港：你跟財政司說吧，他已經夠為難的了。 
 
 
 
『領導權』能得以成功推行，是因為「被領導者」擁有「領導者」相同的價值觀念，
然後在自願的情況下與領導者配合行動。澳洲老師說不明白何以香港教師能忍受這
些情況，其中的差異是香港老師並沒有感覺到需要「忍受」甚麼，尤其是把現狀與
早期殖民的時期比較，香港的教育確實是不斷地進步。香港教師上街遊行並不是新
事，早在六十年代社會較動盪，又欠缺社會福利，民間組織對政府亦多不滿，因而
積極推動地區活動表達意見，市民站在與領導者對立的位置，教師組織亦曾經因為
薪酬問題而上街示威。七、八十年代社會經濟穩定，政府又推行九年免費教育，因
人口持續增長而大量培訓教師、增加教席；相信現在有很多老師，當年都曾受惠於
九年免費教育，這一代人從小就以受惠於教育的身份，被教養成乖巧合作的人。各
種各樣的論述，其實在小學社會科內容中不斷滲透，成為了我們不會質疑的常識；
持權者運用論述來建築起一種『文化霸權』，整個社會亦好像期望教師能使學生變
得又乖又聽話，然老師本身亦受制於這類觀念，定要成為貢獻社會的一份子。試問
背負著這些期望，老師又怎能經常上街示威，難道不怕被冠以擾亂社會秩序、為了
私利而犧牲學生利益之名？從《中學》片段中香港老師不斷為香港教育部門作「辯
解」，似乎對政府百般擁護，對於香港人來說亦不難明白。由此可見，「被領導者」
如何看自己與「領導者」的關係，以及對於個人身份的想像，是「認同」還是「對
抗」，將構成『領導權』的成敗。 
 
雖然根據葛蘭西的理論，『霸權』或稱『領導權』是可以透過經營而得來；而以現
今看來，『領導權』的存在，有時亦不是個別持權者刻意營為的效果，而是在情境
中偶合而成的一種狀態。香港教育一直被人咎病是為應付考試而學習，不單只大部
份老師和學生以公開試為目標，進行課程設計及操練，而且會考成績亦成為了升學
及招聘的準則。儘管近年各大專院校都推出副學士、專業文憑及證書，供會考落敗
的學生繼續升學，但只要翻開報紙，又或者在網上瀏覽招聘廣告，其實大部份的顧
主仍然把「會考及格」定為聘請員工的基本準則，中學會考以一種難以推倒的姿態
成為了一種『統識』。 
 
其實「教育」不是教育界專有的技術，以論述或者行為來實踐『統識』，建構『文
化霸權』亦不是政府的特權。現今我們擁有多種渠道去佔領論述的空間，可以是建
立網站發表文章、發表研究報告，又或者撰寫專門學術的書籍、在電視賣廣告，甚
至政黨上街喊口號、主婦在街市大聲與小販議價，都是在運用『統識』技巧，去爭
奪對意識形態的影響力，去爭奪『領導權』。 
 
 
